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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在越南、老挝一待就是七年

傅正良：怀念激情燃烧岁月
本报见习记者 邵艺谋

5 月 25 日，记者见到了
参加过援越抗美、援老(挝)
抗美的傅正良，今年66 岁的
他身体硬朗，还在泰城一大
学附近开了一家书店。在得
知记者的来意后，傅正良拿
出了自己当年在越南、老挝
的照片、日记，和记者分享了
那段使他“幸福”的历史。

1963 年 11 月，傅正良
正式参军，成为沈阳军区
工兵七团一名普通的战
士，开始了他 20 年的军人
生涯。在谈及当初为什么
参军时，傅正良告诉记者，
当时他一直在专注学习毛
主席著作，“那时候的自己
真是一点私心都没有，就
知道整天学习毛主席语录
和著作，想着为人民服务，

为国际主义服务。”傅正良
告诉记者，一方面他深受
毛泽东思想的熏陶，另一
方面家里也比较贫穷，所
以就毅然参军，到沈阳军
区当了一名工程兵。

记者在傅正良的履历
表上看到，在入伍不久后，
他便立了一次三等功。“那
是我第一次带上军功章，当
时太兴奋了，这可是作为一
名军人的无上荣誉。”傅正
良告诉记者，在他获得这枚
军功章后不久，他们便被派
往云南。“当时毛主席和周
总理提出了‘国际义务主
义’，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
说的援越抗美和援老(挝)抗
美，当时我们从旅顺出发，
一路南下到了云南。”

傅正良告诉记者，起初
他们不知道要被派往哪里，
部队在云南蒙自驻扎了下
来，“考虑到我们都是从东
北过来的兵，而南方的天气
太热，所以我们的部队就先
驻扎在一个农场，让大伙适
应适应环境和气候，然后再
继续前进。”傅正良说，等大
伙基本上适应了当地的环
境和气候以后，他们便接到
了出发的命令，傅正良和战
友们把汽车用草和树枝伪
装了起来，然后再把自己的
军装染成黑色，趁着天黑开
始行军。“当时都很年轻，也
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只知
道要好好地执行上级的命
令，等第二天天亮后，我们
才知道到了越南。”

在到达越南的第二
天，傅正良和他的战友便
看到了天空中飞来飞去的
美国轰炸机，“当时我们都
没有见过飞机，也不知道
它的威力，所有大家都不
害怕，把飞机叫‘小蛾子’，
直到有一天飞机炸死我们
的战友，我们才开始知道
了轰炸机的可怕。”傅正良
告诉记者。

到了越南后，傅正良就
分配给支队一号首长当起
了警卫员。因为他们部队属
于负责筑路任务的工程兵，
所以傅正良就每天跟着首
长在山野里勘查路线。“当
时我们从国内带去了两辆
苏联小吉普，由于整天颠簸
在坑坑洼洼的路上，很快就
不能开了。后来我们就牵着
小马，驮着自己的被子，在

山野里一点一点的测量和
标注公路，一天下来，全身
都湿透了。”傅正良说。

“晴天烈日晒破皮，阴
雨飞雪刺骨寒。雾海迷漫茅
屋湿，今年洗衣明年干。”这
是形容当时越南酷热阴雨
的一首诗，傅正良告诉记
者，越南的天气非常不稳
定，在山顶的时候必须穿上
大衣，在山下却热得让人受
不了，在这样的气候里根本
无法种菜，他们只能在地里
找一些野菜吃。

1968 年 1 月 20 日，美
国轰炸机轰炸了傅正良部
队修筑的 11 号公路，炸弹
炸起来的土将正在学习的
战士们埋住，经过大家的
奋力抢救，最后还是有 5
位战士牺牲了。这些场景
正好被前去参加外事活动

的傅正良看到，他在自己
的日记本上写道：“这五位
同志光荣的牺牲了，他们
坚决响应号召来到了援越
抗美的前线，为越南的施
工作战立下了不朽功勋，
虽然他们死了，但是他们
的英雄形象永远活在越南
人民的心中，活在我们每
一个同志心中，永远向他
们学习，向他们致敬！”

1968 年，因为傅正良平
时在警卫排的出色表现，支
部政治部授予他三等功。同
年 6 月，傅正良所在的部队
完成了援越抗美的筑路任
务，转战去了老挝，继续援
老(挝)抗美作战，傅正良也
随即由警卫员变成了中国
援寮筑路指挥部机要科的
一名参谋，负责指挥部密电
的翻译工作。

谈到傅正良在越南和
老挝的作战经历时，不得不
提起他坚持学习毛主席著
作的事实。“当时一有时间
我们就学习毛主席著作，领
悟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的

‘国际义务主义’思想，这些
学习过程坚定了我为人民
服务的信念，是没有任何私
心的。”傅正良说。

“每到逢年过节的时
候，中央都会派人来慰问我
们，当时的慰问品就是最新
的毛主席著作，还有一个小
本子、一支笔、一个洋瓷缸
和一块糖。”傅正良告诉记
者，当时能得到最新的毛主
席著作是最高兴的，他一定

会在第一时间开始学习。记
者在傅正良的日记本上看
到，除了偶尔写上几篇日
记，摘抄首长写的诗歌以
外，本子上的大多数内容都
是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时摘
抄的笔记和心得。“自己的
学历也比较低，所以特别珍
惜学习的机会，那种滋味，
就和吃到糖一样，心里特别
甜、特别幸福。”傅正良说。

1972 年 4 月，傅正良所
在的部队结束了作战任务，
傅正良回到了云南成为云
南军区司令部机要处参谋。
1985 年 6 月，傅正良转业成
了山东农业大学的一名工
作人员，虽然距离援老(挝)

抗美作战已经过去了 40 多
年，当记者问起有关当年负
责翻译密电的情况时，他依
然摇了摇头。“这是机密，是
不能讲的，这是我们机要工
作者必须遵守的原则。”傅
正良义正言辞地说。

在越南和老挝的七年
经历，已经成为傅正良最珍
贵的记忆。现在，傅正良还
会常常向家人提起自己的
那段历史，他的老伴、儿子、
孙子也都为傅正良的那段
经历骄傲。提起那七年的日
子，傅正良说：“没有任何负
担，战友之间也特别亲，那
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岁
月。”

在外七年成最珍贵经历

英勇无畏目睹战友牺牲

入伍不久便立了三等功

傅正良正在介绍援越抗美作战时的情景。 本报见习记者 邵艺谋 摄

“考法山，考法山，半截插进天，晴
天烈日晒破皮，阴雨飞雪刺骨寒……”
这是流传在担负援越筑路任务的中国
后勤部队第五支队中的一首诗歌，诗
歌中描写的环境就是当年参加援越抗
美工程兵们切身经历的。作为第五支
队的一员，泰安 66岁老人傅正良在这
样的环境中待了七年，每当回忆起那
段历史的时候，他觉得那是人生中激
情燃烧的岁月。

傅正良(前排左二)参加援越抗美、援老(挝)抗美
作战后的留念照片。 本报见习记者 邵艺谋 翻拍

傅正良(左一)和战友在越南合影。 本报见习记者 邵
艺谋 翻拍


